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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之语

前不久与一位从外地来周口工作的
朋友闲聊。他说周口这个地方抓一把空
气能闻出文化的味道，掬一捧泥土能挤
出文明的汁液，有一种不同于他乡的“精
气神”，这就是“周口气质”。他曾辗转各
地工作、生活过几十年，对周口能有如此
好的印象，让我颇感自豪。周口是什么地
方？羲皇故都、老子故里，三川交汇、人杰
地灵，周口人嘴一张就能说出一串令人
心驰神往的故事。这种想法使我产生了
说说“周口气质”的冲动。

6500 多年的灿烂文明史，作为土生
土长的周口人，说她“出身名门、身世显
赫”一点儿不为过。岁月更迭，虽然告别
了“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的
昔日繁华，但是龙都代有才人出，千年古
迹今犹在。太昊陵神圣庄严，老君台古柏
添幽，大程书院墨香依然，姓氏文化节、
老子庙会、关帝庙会……依旧承载着她
的内涵和风韵。底蕴丰厚的文化传承，滋
养了周口人的慧根，在这方热土长大的
儿女，哪个看起来不是灵性张扬？时至今
日，周口的天空仍然散发着阵阵墨香，展
现着周口人的聪敏与灵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片文化积淀
深厚的沃土培养了一代代名家大儒、文
人秀士。远有《诗经·陈风》，后有《千宇
文》的作者周兴嗣，太康的谢氏家族，东
汉末年的谋士郭嘉 ，明朝良相李梦
阳……人才之兴，必由教化；教化之明，
端赖师儒。扶沟的大程书院，是北宋理
学家程颢任知县时兴建的。他尚宽厚、
重教化，倡导“乡必有校”，厚植了崇智
尚儒、尊师重教、重视人才的根脉。淮阳
的弦歌台，是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时，陈
蔡绝粮仍弦歌不绝的地方。尊师重教的
好传统，使周口的文气不断聚合，也培
育了一代代的周口文人。2015 年，中国
科学院增选 70 名院士，仅周口就占 2
名。2016 年摘得本省文科桂冠的周口
学子那句“每天唤醒我的不是铃声而是
梦想”也让我记忆犹新。在实现中国梦
的伟大征程中，不是正需要这样有梦想
的年青一代去砥砺奋进吗？

翻阅一遍周口名人史，热血儿女数
不胜数。他们或满腔赤诚为众请愿，或国
难当头挺身而出。陈胜、吴广带着“燕雀
安知鸿鹄之志”的冲天豪气，在大泽乡高
举“伐无道、诛暴秦”的起义大旗，掀起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风暴。抗日
名将吉鸿昌，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
头，组织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日。刑场上他
留下“恨不当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
如此，我何惜此头”的豪迈诗篇，彰显了
周口人的血性。淮海战役中周口人民踊
跃支前，上万民众冒着枪林弹雨推着独
轮车、抬着担架，为陈、粟大军运送给养、
转移伤员。和平年代的周口人民，踏着先
人英勇的足迹，继续拼搏献身。2016 年
“感动中国”人物、养孤育孤的王宽，2018
年在京环保志愿者服务队发起人、“中国
好人”李高峰，用他们的默默奉献、无私
大爱，感动了中国……

相由心生，气质是情感的外在体现。

周口是龙文化、祖根文化、道家文化的重
要发祥地。我的老师满腹经纶，我的至亲
言传身教。我是听着“受鱼致祭”“包拯放
粮”等故事长大的，稍一懂事能把“乾、坤、
巽、震、坎、高、艮、兑”等说出个子丑寅卯
来，更把疾恶如仇、公平公正等道德义理
牢记心头。后因工作使然，我走进老子故
里——— 鹿邑，这里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
下到蹒跚学步的孩童，几乎都能把“道可
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
始，有名、万物之母……”等古语挂在嘴
边。我在这里经历病痛却逢凶化吉，让我
更加淡定、坚毅地面对各种困难，正是受
了周口文化和家风家教的熏陶。周口人的
情怀，就是在这样特有的文化环境中造就
的，他们既有大爱也有小情，既关心天下
也重视家庭，“奉亲以孝、从事以忠、交友
以诚、与人为善”。老人病床前，有儿女悉
心照料；客人到来时，主人拿出最好的酒
菜招待；邻里乡亲有了困难，大家慷慨解
囊相助。爱国、仁孝、重义、顾家的情感风
尚，长期吸引他乡的游子热爱和建设自
己的故乡。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座城市如同一
个人。如今的周口，不是“养在深闺人未
识”，她的内在精神和外在气质正在随着
新时代发生变化。如今的周口，更像大家
闺秀，是秀外慧中的气质流露，不是浓妆
艳抹的刻意装扮；像一泓清水，有着“善
利万物而不争”的定力，遵循规律、专注
发展，言善信，政善治；像一团晨雾，有着
包容厚重的朦胧之美，又不失“青烟翠雾
罩轻盈”的生机和灵动；像梦中情人，有
“一枝红艳露凝香”的清新，让懂她的人
总是“相看两不厌”。七年前我的即兴之作

《水调歌头·魅力周口行》随之浮现眼前：
“胜日游何处，周口有奇观。羲皇建业福
地，薪火六千年。品悟先天八卦，体验农耕
渔猎，万姓同根源。碧水千顷浪，暑日可采
莲。寻祖根，访大道，探真源。祥云紫气，青
牛乘雾出函关。道理天人玄妙，德贯古今
经卷，廖廖五千言。远客且留步，陈酿正
开坛。”

周口气质

走走读读

长城名关宁武关守
护着一条迷离的河谷。

自先秦起，这条河
谷就是游牧文明与农耕
文明碰撞交汇之处。

赵武灵王、齐后主、
隋 炀 帝 、杨 业 、周 遇
吉……那些身影曾在这
里来去，又散落在幽长
的河谷之中……

行走河谷，正如罗
大佑的老歌所唱：“留不
住你的身影的我的手，
留不住你的背影的我的
眼，如此这般的深情若
飘逝转眼成云烟，搞不
懂为什么沧海会变为桑
田……”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王王文文化化

宁武关守护着一条迷离的河谷。
在长城名关中，宁武关建关时间较晚，但这一

带的历史却颇悠长。关城建在恢河河谷中，沿河向
北是大同盆地，北接大漠；向南过分水岭是汾河河
谷，通向太原盆地。

自先秦起，这条谷道就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
明碰撞交汇之处，千百年来不知流淌过多少故事。

走过河谷，水流仍在，但已引入客水，遗迹犹
存，往事早扑朔迷离。

赵武灵王、齐后主、隋炀帝、杨业、周遇吉……
那些曾在这里来去的身影，他们的声名远远传扬，
留在河谷里的是迷雾与沧桑。

宁化戍深余草木，楼烦城古半莓苔

宁武关始建于明成化三年(1467 年)，之前这
一带曾称楼烦、宁化。

从宁武关沿恢河谷道向南，7 . 2 公里处有苗
庄古城，古城何时兴建，有何经历，史无记载。
1993 年，当地因修建铁路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该
遗迹，并因位于苗庄村而得名。有历史学者进行勘
察考证，认为这里可能是秦汉时期的楼烦城。

楼烦本是个先秦的游牧部落，战国时期生活
在宁武一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楼烦部落是故事
另一面的主角。服装和装备被赵国仿效后，部落战
败北去，楼烦之名却留下来。汉设楼烦县，明清宁
武关楼上悬匾曰“楼烦重镇”。

进苗庄古城需步行走段土路，到城墙下还要
穿越荆棘。古城只残存的夯土墙，北墙高约 8 米，
顶宽 6 米，夯筑的痕迹很明显。站在城墙上可望古
城全貌，呈长方形，四面围合，轮廓清晰，城内只有
荒草。文物普查队从发现的器物结合城址、夯层等
因素分析，认为“古城应是一汉城”。有历史学者从
规模、位置等因素判断，认为这里或是秦汉楼烦
城。

楼烦部北去后，楼烦城曾是区域行政中心，统
辖包括今宁武县和周边地区，后逐渐衰落，今早已
湮灭无闻。它的具体位置有多种说法：一是今原平
市崞阳镇东；二是朔州市夏官城村；三是宁武关附
近。苗庄古城说属第三种，真相究竟如何，目前还
很难做出准确判断。

苗庄古城北城墙是北朝东魏肆州长城的一部
分，肆州长城为东魏丞相高欢所建，长约 80 公里，
横亘在恢河河谷上，屏障着南面的晋阳城(太原)，
高欢的丞相府设在那里。现存的肆州长城遗迹长
约 60 公里，其中有 4 处障城遗迹，近千到上万平
方米不等，里面发现过箭镞等军事用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河谷战
事可追溯到商朝，当时燕京戎在此活动，商王曾下
令征讨。周朝改称燕京戎为猃狁，周人与猃狁的战
争《诗经》中有记述，比如《采薇》中“靡室靡家，猃
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昔我往矣，杨柳
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表现了军人征战猃狁
之艰苦和归乡的伤感。

猃狁很能打，河谷出产良马，族众精于骑术。
“楼烦骏马甲天下”，在这河谷作战，如何应对骑兵
是重点。赵武灵王战楼烦一方面学习骑射，另一方
面修筑长城。赵长城是河谷最早的长城，后来北
朝、隋、明等都曾在这里修建长城。

隋代还复建楼烦郡，郡治在宁化城。宁化城在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有记载，称伏戎城，据此可
知建城不晚于北魏，但究竟始建于何时，尚不可
知。从隋开始，宁化城是河谷中心城市，宋设宁化
军，金置宁化州，元改为宁化巡检司，明初立宁化
守御千户所。宁武关建立后，宁化成了隶属，地位
被取代，现在的身份是宁武县化北屯乡宁化村。

宁化村在苗庄古城南数十公里汾河边上，现
在正在进行大规模村容整治，村子像个工地。村里
希望通过努力，让古城重现风采。村头立着宁化古
城原貌图和古城介绍，仅在明代，宁化城就有数次
大规模建设，现今还有部分城墙和两座城门，虽荒
芜破败，但主体尚存。

据记载，宁化城原有寺庙 20 多座。现在村里
仅关帝庙尚保留正殿和南殿，为金元时期建筑风
格，院里青草萋萋，殿中立着今人制作的泥塑：关
羽、关平、周仓。

曾任宁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海生是宁化
村人，他说村里别的寺庙已痕迹难寻，最大的崇圣

寺连具体位置也说不清了。已退休的他记得泰山
庙大钟有两米高，后来庙改作供销社门市，拆了钟
楼，将大钟打碎卖了生铁。

现在供销社门市早已停业，这次整治中对泰
山庙进行落架重建。大钟已无，村里找到些旧石
碑，准备立在院里，其中一块用水冲洗后，依稀可
以辨出是块清代的功德碑，大致是说当时宁化一
带百姓要到宁武城交纳钱粮，很不方便，经申请后
官府改为就近收取，当地士绅立碑致谢。

张海生说，到民国初年宁化城还是店铺林业、
商贩云集之地，之后随着现代交通和物流业的发
展，这个河谷中的重镇日渐萧条。

“宁化”已少有人提及，但“宁化府”在太原以
至外省还能看到，是一种醋的名号，山西名醋之
一。宁化未设过府，宁化府之名来自太原的宁化王
府，明朱元璋的一个孙子被封为宁化郡王，名义上
以宁化为封地，实际上是虚封遥领，王府在太原城
内。至今太原仍有宁化府正巷、东巷，醋厂说是源
于王府作坊，因而得名。今人偶在繁闹的超市看到
“宁化府”字样，可会想到河谷中那个寂寞的村庄。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河谷故事的味道比醋丰富。
河谷边上有管涔山、天池。我国最早的地理著

作《山海经》记载：“……管涔之山，其上无木而多
草，其下多木，汾水出焉。”《水经注》中记载：“池在
山原之上，世谓之天池，方里余，澄渟镜净，潭而不
流……”

古时这一带植被良好、风景宜人。北朝到唐
宋，不少的帝王将相曾来此游玩，留下一些故事，
意味悠长。

448 年，北魏太武帝在宁武天池建楼烦宫，之
后北魏孝文帝将天池辟为皇家狩猎园林。孝文帝
推行汉化，实施一系列改革，是开风气之先的有为
之君。494 年，他将首都从天池以北的平城(大同)
迁到南边的洛阳。在此前后，他多次到天池游览，
还曾在此进行过一次地理学实验。

“以金珠穿鱼七头，于池放之，后于桑干源得
七鱼。”天池位于分水岭之南，在汾河边上。据说天
池与分水岭以北的恢河潜通，孝文帝的科考像是
证明了这一点。

恢河是桑干河源头，桑干河是永定河上游。永
定河是北京母亲河，属海河流域。汾河是山西母亲
河，属黄河流域。两河源头均在宁武河谷中，还潜
通，饶有意趣。

明廖希颜《三关志》记载有人乘车过天池，车
被风刮到水里，后来在桑干源找到了车轮。清人曾
有诗云：“天池飘坠车轮在，金珠又见七鱼穿。出入
潜没真奇绝，混混日夜昆仑泄。”

576 年，北齐后主高纬到天池(当时称祁连
池)举行大规模狩猎，期间收到北周军队进攻晋州
(今临汾)的消息。高纬本打算回去应对，宠妃冯小
怜意犹未尽，要求再狩猎一场，高纬应允。后来，北
齐败亡。唐代李商隐作《北齐二首》吟咏此事，“一
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
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巧笑知堪敌万几，倾城最在
着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踏访天池，正值风雨，烟波渺渺，游人寥寥。寻
访汾阳宫遗址，雨中池边泥泞难行。隋炀帝杨广环
天池大建汾阳宫，建筑物延伸到宁化和汾河源。史
料记载，大业三年(607 年)到十一年，隋炀帝 5 次
临幸天池，当时汾阳宫的建筑富丽堂皇、迤逦百
里。

而今的汾阳宫只余瓦砾。宁武县委宣传部长
薄小伟介绍说，汾阳宫主殿遗址在天池南边台地
上，占地约 1 . 6 万平方米，砖层瓦砾堆积物平均 1
米到 2 米，偶尔挖出的柱础石直径达 1 米多，虽是
残砖碎瓦，但可以看出琉璃多彩，制作讲究，能想
见当年的华美气派。

汾阳宫始建于何时，说法不一。建筑是什么模
样，规模有多大等，也都很难说清楚。据说宁化村
边有汾阳宫下宫旧址，在村头展示牌上有显示，算
现实中的留痕。

迷雾中的汾阳宫可谓是历史上意味深长的一
个点——— 隋炀帝的拐点。

后来声名狼藉的杨广本是个有为青年。他 20
岁挂帅灭陈，35岁继位，几年时间里开疆拓土、修
大运河、建科举制……功业震古烁今、影响深远，
但不恤民力、好大喜功，致使内外交困、身败名裂。

有史家称他是“政治美学家”“具有一种炫耀性的
想象力，他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
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

杨广的戏剧性在于从万丈雄心到彻底放弃。
不顾一切地实施野心勃勃的计划，成就了宏大功
业，也造成巨大危机，后来在重压下他选择了逃
避。这个变化是从汾阳宫开始的。

615 年 7 月，杨广又一次到汾阳宫避暑。当时
三征高丽劳而无功，内生忧患烽烟四起，但他坚持
东讨西杀，维持大局，并一如既往地避暑巡塞。8
月，突厥军队发动突然袭击，杨广赶紧退到附近的
雁门城(今代县)，被突厥大军围困一个多月，情势
十分危机。一次，箭射到杨广面前，他抱着小儿子
大哭，眼都哭肿了。

这常被描述为恐惧。杨广也算纵横天下的一
代雄主，亲冒弓矢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最后被杀
时也没有丝毫贪生和软弱。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
是崩溃。高丽没摆平，民变没摆平，归顺多年的突
厥居然快把自己摆平了，这让杨广难堪、无奈，让
他感到完美的政治宏图破灭的绝望。

后来，突厥退兵，但他再不是奋发有为的杨广
了。616 年南下江都，远离中原的功业和纷争，远
离长城和汾阳宫，偏居东南，醉生梦死。617 年李
渊起兵，攻入长安。618 年，卫士们杀死了杨广，他
的不思进取令人难以忍受。

“驾鼋临碧海，控骥践瑶池。曲浦腾烟雾，深浪
骇鲸螭。”这是隋代薛道衡随驾游天池时所作，颇
具奇幻色彩。昔人已去，此地空余一池寒水、半坡
瓦砾。

隘地风烟临晋水，连营烽火动燕山

“塞上宁武关，天下早知名。昔日杨家将，在此
扎大营。”华北关于杨家将的传说和遗迹不少，很
多不靠谱，但这首流传于晋蒙的民间小调《宁武
关》所言不虚。

杨家将曾在宁武一带征战，杨业殉难地在宁
武关附近。986 年，宋军伐辽，杨业是西路军副将，
收复云、应、寰、朔四州，因主力东路军失败，全线
撤退。为掩护百姓迁往内地，杨业在托逻台下陈家
谷口战败被俘，绝食而死。

前些年当地曾沿杨业征战路线寻找，没有找
到叫陈家谷口的地方，但找到了托逻台。现名托莲
台，也叫托罗台，其下有陈家沟。沟呈葫芦状，三面
环山，只东北方向有一个通往恢河河谷的孔道。陈
家沟村村民都姓王，无陈姓人家，几百年来一直叫
陈家沟。当地形容山谷不叫“谷”，只称“沟”或“岔”。
据此推定，陈家沟口就是杨业被俘的陈家谷口。

托莲台和陈家沟在宁武关城北十多公里，紧
邻宁武关防御体系重镇阳方口。出阳方口即是开
阔的大同盆地，这里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战国
起就不断修筑长城，明代更是多次整修。抗日战争
中，八路军还曾多次在此抗击日寇。

烽烟散去后，阳方口成为晋北重要交通枢纽
和货物集散地。当地人介绍说，阳方口汽车运输公
司当年是山西屈指可数的货运大户，还建了较大
的石油公司，内有大型油库。石油公司建在长城边
上，用了一段长城当围墙。近些年交通快速发展，
阳方口枢纽地位下降，石油公司不再红火，油库废
弃，没入野草中，作为围墙的那段长城却成了宝
贝，不时有人探访。

调查显示，宁武境内尚存明长城约 22 公里，
为不延续段落，多数只留夯土墙。阳方口这一段因
石油公司的原因，保存最好。不仅包砖仍在，而且
还保存有 3 座空心敌楼，为五窑九洞式，这样的敌
楼在明长城上并不多见。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券
门的门额上，镶嵌着精美的砖雕垂花门罩。

砖雕垂花门罩在山西中南部那些大院里并不
鲜见，但长城之上居然保存了这般精致典雅的装
饰，实在罕见。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什么心境下进
行了这样的雕琢。想来在边关往昔的无数长夜，这
刻意的精美，应该温暖过许多冷月清梦。

宁武县人大副主任苏栓斌对当地历史颇有研
究，他说，明代《三关志》记载，当时戍守宁武的军
人编制有 8882 名。从建关到明末近二百年里，这
砖雕垂花门罩不知见证了多少的青春和热血。《三
关志》中记录宁武(守备)名字 30 个，更多鲜活生
命，早湮没在长城脚下黄色苔藓之中。

有一个名字，深深地印在了宁武关。
他就是周遇吉。1644 年，李自成席卷北方之

时，时任山西总兵的他坚守宁武关，以五千人抗五
十万大军，浴血死争，不屈而死。闯王虽胜，已觉胆
寒，甚至打算退回陕西，只是后来遇到的明军不堪
一击，才得以进京。

史载，进京时，李自成军中“多有手足创者，皆
经战宁武者也”，可见宁武关一战的惨烈。

清军入关后，周遇吉的事迹被官方推崇，逐渐
被打造成道德楷模。康熙年间宁武城里建起了周
公祠，乾隆年间祭祀周遇吉纳入了官方祀典。以表
现周遇吉忠勇殉国为内容的戏曲《宁武关》流传数
百年，也叫《铁冠图》《别母乱箭》《一门忠烈》，以昆
曲为源头，有晋剧、京剧、川剧、豫剧等多种版本，
还衍生了评书、大鼓等曲艺形式，影响很广。

“走者走，降者降，百战守孤城，留得关名宁
武；夫为夫，妇为妇，一门全大节，允宜祠并昭忠。”

这是当年周公祠里的一副对联，清代周公祠春秋
祭祀是宁武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大事。今周公祠不
存，尚有周遇吉墓园。

墓园在宁武城北栖凤公园里，为 1996 年迁
来，原在县城东郊。相传为其衣冠冢，但移墓时发
现有遗骨，宁武文管所请文物专家现场勘察认为，
系周遇吉遗骸。遗骸头颅骨下有长 13 厘米的刀切
痕，显示是被砍杀。

墓园里的生平简介说周遇吉“巷战，马蹶，徒
步跳荡，手格杀数十人，身被矢如猬……”最后被
射死，这是沿用《明史》的说法。有学者考证，周遇
吉不屈而死是史实，但正史为突出他的忠义形象
和符合儒家伦理，将具体情况进行了许多演绎，
“大大脱离了历史事实”。

在最初记载中，宁武关大战开始前，周遇吉为
保全百姓自缒出城与李自成谈判，被执不屈，死得
很英勇。他壮烈的死使其部属深受感召，在周夫人
刘氏率领下殊死抗争，最后全家自焚而死。

随着周遇吉成为道德楷模，其事迹也逐渐演
化。写入《明史》时，已改变周遇吉未参加巷战的事
实，他成了大战主角，而其夫人刘氏反成了配角。
在戏曲里还增加了深明大义的周母，她责令周遇
吉出城迎敌，并逼儿媳和孙子自尽。突出虚构的周
母，淡化真正主角周夫人刘氏，使故事更符合纲常
伦理，更有助于表现周遇吉忠孝双全的形象。

真正的历史在河里流过，传下的故事总有其
道理。英名铭刻青史，墓园肃穆清寂。在大厦倾倒
之际，他确曾站出来，细节究竟如何，或许没多少
人关心了吧。

重峦叠嶂藏林海，废垒荒台绝燧烟

“这里是个好地方，老百姓多安宁。哎嗨哎嗨
哟，老百姓多安宁。”这是民间小调《宁武关》的下
半段。

而今的宁武，安宁早习以为常。重峦叠嶂中林
海浩瀚，废垒荒台上燧烟早绝。许多迷离往事，散
落在幽长的河谷之中。那些曾经的存在，似乎可以
触及，终究难以获取。

在宁武城西南有个“悬空村”，叫王化沟村，村
落建在悬崖绝壁上，平均高于地面 100 多米，大部
分为清代建筑。全村的房子都面向峡谷，靠房前一
条木制走廊连通，走廊长近 1 公里。从谷底上看，
如同“天上人家”。

为何依崖而居，史无记载，当地传说是李自成
攻宁武关时，一些忠于明朝的军民避乱而为。在峡
谷入口处，今人搭了个简易的山门，边上插着旗
帜，上书大大的“明”字。

村后的山中，有古栈道遗址，开凿在悬崖上，
现在可通行 6 公里，连接着龙王庙、悬空寺等，还
有悬棺群。悬棺分布面积 300 平方米，有洞穴式、
桩崖式、栈道式、缝隙式等多种形式，据介绍是我
国北方首次发现的悬棺群。这些究竟是何时、何
人，因何而建，没有记载。

栈道边上还有个高 8 . 5 米的墓塔，为清代建
筑，相传葬的是崇祯第四个儿子，李自成攻下北京
后，他逃到宁武出家，法号晓安。据说，他选择宁武
是因为这里有过周遇吉。后人对崇祯几个儿子的
下落多有考证，与宁武没什么关系。这个晓安是何
来历，说不清楚……

一路寻觅，想起一首老歌，罗大佑的《穿过你
的黑发的我的手》，似可表达点行走河谷的感觉：
“留不住你的身影的我的手，留不住你的背影的我
的眼，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搞不懂
为什么沧海会变为桑田……”

宁武关：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周遇吉墓。

本报记者王文化摄
▲宁武关城。

本报记者王文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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